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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周哲明）是通榆县团结乡建设村人，1936年离开家
乡，很想念家乡。每次回来，主要是看看农村发展变化和探
望亲友。

有些人问我当时是怎么参加抗日联军走上抗日道路的，
在这里回顾一下。

一、先从九一八事变说起

九一八事变前后，正是世界列强重新瓜分殖民地，进行
疯狂侵略的时代。当时中国正是在他们争夺的势力范围之
内，日本帝国主义是最凶恶的敌人之一。对此，大多数中国
人特别是工人、农民、爱国军人、革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都
怀着强烈的爱国斗志，进行着反抗斗争。当时，我正在沈阳
读书，我哥哥读师范，我读高中。学校很重视爱国主义教育，
无论是教师选的文章、讲的课、唱的歌都注重爱国思想。学
校活动有“国耻纪念”游行讲演等。我记得有这样的文章，
《吊古沙碑城（即海城）》：旅顺、大连蒸轮（艟船）直入，鞍山、
营口气毂（气机）横飞。卧榻之旁，他人鼾睡，沙碑犹得为我
有耶？又如：“日本小鬼真正顽，夺我旅顺大连湾。得寸进尺
贪无厌，野心好比食桑蚕”。这是民间流传的歌，虽然很简
单，却有爱国意义。青年唱的歌也很多，如：“红日东升光芒
芒，长江大海浩荡荡。奇花初开，谁称卫烈英才，只身力挽狂
澜挡大难。”这些歌曲都很有鼓动作用，教育青年起来救国救
民，不当亡国奴。青年学生的反帝斗争就是罢课，在关内更
多一些，但是往往被帝国主义勾结军阀镇压下去。国民党政
府软弱无能，群众也看透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越来
越大。1931年9月18日夜里，日本在沈阳向北大营发动了
进攻。我们正在睡觉，听到枪炮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情。第二天才知道，日本鬼子占领了沈阳北大营、兵工厂、沈
阳火车站等要地。我们学生马上离开了学校。

当时听说，蒋介石不叫东北军抵抗，叫“国际援华委员
会”解决，实际是在拖延时间，给日本鬼子更多的进攻时间。
这时，我们看到沈阳的日本鬼子开始了大屠杀。城市破坏也
很严重，成天打枪、放炮、抢钱、抓人、杀人。这样，我们想沈
阳被占领了，可能别处还没被占领，就和我哥哥、姐夫，从皇
姑屯上车，经过通辽回到家乡——瞻榆。

到1932年，东北军根据蒋介石的命令继续向关内撤退，广
大爱国的人民愤怒至极。有的说，绝不当亡国奴，要反抗，有的
敢怒不敢言。东北军的广大官兵大多要求抗日，保卫家乡。

1933年，义勇军兴起。到我们开通、瞻榆以西这一带的
是李芳庭的部队。义勇军不都是共产党领导的，有的是华侨
资助的，有的是自发的，但东部、南部有我党领导的。到这年
秋末，日本鬼子开始在东北向义勇军全面进攻。有些义勇军
溃散了，唯有我们党领导的义勇军编成了抗日联军，撤到东
山里、辽宁东部、黑龙江东部等地坚持斗争。当时我的救国救
民愿望是很强烈的，书也不念了，我想跟义勇军走，因腿上生
疮没能走了。乡村、县城的人们也都议论抗日救国的事，都有
不当亡国奴的决心。然而对待战争的前途，却有两种说法：就
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的那样，一种是亡国论，
一种是速胜论。这两种说法都是对形势认识不清的原因。

到1943年，热河也失守了，义勇军也撤退了。东北全被
日寇占领了。民间的枪也收了，鬼子开始大批抓人了。我们
中国何时才能得救呢？此时我感到不能再等了，“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我宁愿去当兵打仗，也不当亡国奴，便决心离开
家乡到关里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当时去也比较困难，过
山海关是个关口，出满洲国得有出国证，就让我哥哥周风到

区上办了一个出国证，因他是小学教师，有理由，可以说出去
学习。另外还要筹备路费，当时我家里有马、有牛、有房、有
地，不是没有饭吃，家里不让去。但我决心已下，求亲戚告朋
友取得他们的支持。在我们家种菜园子的有个老寇头，叫寇
永吉。他是新民县人，我和他谈了这些事，虽然他是农民，但
很懂道理，给我拿了十块钱。还有个叫鲁广成的，有点亲戚
关系，是个耪青的，他给了我十块钱。我母亲也给了十块
钱。父亲怕我惹祸，还怕走了不回来，不叫我走。这时有个
叫王子卿的老人，当过区长，日本人来后他不干了，这个人是
个绅士，有些爱国热情，他到我家说：“中国青年如果都是这
样，就不会亡国。”他表示支持，我的勇气更大了。

1936年1月，路费准备好了，证明也开全了。坐火车通
过山海关检查，到了北平一看形势很紧张，1935年底，北平
学生发动了“一二·九”运动，要求抗日。何应钦极力镇压这
个学生运动，搞个“何梅协定”，出卖华北，不准抗日。可是日
本侵略者节节进攻，中国军队撤出东北，又要撤出华北，汉奸
和日寇勾结，成立冀察自治政府，这就是第二个满洲国。

“一二·九”运动方兴未艾，对我影响很大。我的抗日救
国的决心更大了。虽然蒋介石镇压很厉害，我们的情绪并不
低落，学生中经常有流血牺牲事件发生。当时我的生活比较
困难，而且有危险，但由于抗日情绪高，并没有被困难吓倒。
我那时只靠去时带的三十块钱，除了路费，只剩下十来块
钱。住旅馆，一天一元钱，不长时间用光了。怎么办呢？正
好有个补习学校，我就跟补习学校负责人说，我有文化，可以
帮助补习课程，不要钱，住你们的房子就行了。这个人也是
东北人，很同情我们去关里的青年，就答应了。这样，住了
五六个月。可是吃饭还有困难，我哥哥给我寄来几十块钱，
吃玉米饼、咸菜，很快又花光了。后来衣服、被子都当了。当
铺也欺负人，知道你赎不起，给钱就少点。后来也感到实在
困难，又一想，决不能回家，宁可死了，也不当亡国奴，要克服
困难。

二、到军队里去参加战斗

那时东北军已撤到关内。在北平以南驻的是吕正操部
队。吕正操是东北人，1934年的时候，他这个团就有我们党
的活动了。“一二·九”以后，蒋介石把他们撤到北平城外去
了，认为他们不可靠，调到定兴县、徐水县驻防。1936年6
月，吕正操部队的一个连长叫王宽民的来到北平。我们补习
学校里的一个学生对我说：“我表叔来了。来找一些进步青年
学生到部队去做宣传抗日救国工作，你不如跟他去。”这正合
我的心愿。这个团驻河北省定兴县，我到这个团里先帮助文
书搞宣传。1936年9月，吕正操又分配来东北大学的两个学
生，顾少雄和张少青，是东北救亡总会派来的，到我们三营，
成立东北抗日先锋队，王连长和我均参加了。这是党领导的
秘密组织，主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向士兵做政治思想工作，
帮助士兵学习文化，教唱革命歌曲。如《大路歌》《大刀进行
曲》《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等等。东北抗日先锋队，当时简
称“东抗”。这个组织为了不断向外发展，11月份派我们几个
抗日先锋队员，到师教导队里去学习，一边学习一边做宣传
工作。从这以后，抗日先锋队不但我们团有，别的团也有了。
不久，因为吕正操积极抗日，不听蒋介石召唤，军长万福麟借
口让他到南京“陆大”学习，说是深造，实际是把他调走。张学
良知道了这件事后，把他留到了张学良总部。1936年“双十
二”事变后不久，他又回到原来部队。回来以后，就积极发展
党员和加强“东抗”的活动，部队的抗日热潮更高涨了。

1937年春天，北方局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从北平派来胡
乃超、杨经国等7个共产党员（北京几个大学生党员），到我
们团里领导抗日先锋队工作。这就更加强了党的活动，抗日
呼声越来越高。原来东北军比较散漫，有的连队一打仗就垮。
因为党的工作活跃，部队战斗力也加强了。团结也好，官兵的
关系也和旧军队不同了，很讲民主，改善士兵生活，成立了俱
乐部。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想要消灭东北军，因
为东北军扣留过他，他表面答应抗日，实际上是对东北军恨
之入骨。他就让东北军单独到永定河组织防御。1937年9月
间，日寇向永定河发起进攻，别的部队被敌人冲垮了，向南败
退。唯有我们这个部队战斗力比较强，所以始终坚守阵地，伤
亡也很大。如三营营长刘裕勤、副营长王德平、八连连长王宽
民都牺牲了，这些人当时都是党员。蒋介石还不死心，指令万
福麟，让我们这个部队担任掩护，掩护其他部队撤退到黄河
以南。走到石家庄附近，在梅花镇直接和敌人接触。结果一营
被包围，三营去解围，这一仗伤敌400余人。由于蒋介石的不
抵抗主义，打胜仗也得退。这时团里的党组织就决定不能再
跟着跑了。我们要北上抗日，打游击去。1937年9月24日，打
完仗，开了一个会。这是个民主会，除了党员外，抗日队员、积
极分子都参加了。当时就宣布我们要成立人民自卫军。选举
了领导，吕正操被选为司令。部队还是那么多人，番号扩大
了。这个决定一宣布，受到了广大士兵的拥护。别人往南走，
我们往北走，沿途各县，如深泽、安国、博野等地下党都来联
系，参军的也不少。青年农民、学生纷纷参军参战，形势轰轰
烈烈。1937年12月，晋察冀军区派了孙致远同志来到部队。
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副政委程子华指示，部队去路西
整训。党的组织，政治工作制度都建立起来了。1938年5月，
经过党中央批准，成立八路军三纵队和冀中军区。吕正操任
司令员，政委是王平，后是程子华，政治部主任孙致远，参谋
长先是李英武后是沙克。队伍不断扩大，原来有两千来人，到
1938年底已发展到十万人。成为晋察冀平原游击战的骨干
力量。这时，我们抗日先锋队员都被吸收到党内来，1938年
底我在冀中军区机要科工作，又去教导团和抗日三团学习，
回来后到七分区当侦察科长。

由于我们队伍发展很快，国民党注意了，鬼子更注意
了。十万人在敌后，鬼子也感到是心腹之患，向我们发起扫
荡。每年数次战斗很频繁。1942年“五一”反扫荡，有五万
多鬼子在我们地区，数量没有我们多，装备却比我们强。苦
战两个多月，党政军民付出很大代价。敌人对付群众跟对付
八路军一样，群众伤亡也很大。但我们不断组织反扫荡，给
敌人以沉重打击。地道战、地雷战都是那时发明出来的。有
一次在深泽县宋庄战斗，两个连被敌人包围在村子里。冀中
都是平地，不象山地。当时把日本坡本团长打死了。敌人火
了，周围据点敌人增加到四五千人。敌人火力很强，我们白
天不能出击，采取夜间突围，出其不意，打死打伤敌人1200
多人，我们只伤亡70多人。这是我经历的一次激烈的战斗。

三、到东北侦察

1942年底，中央决定抽调一部分东北干部到东北做敌
后工作。冀东军区成立了锦、热、辽远征工作队，周治国任队
长，我是指导员。我们的任务：一个是在锦州、热河一带开辟
游击区，一个是和东北抗日联军取得联系，我们在热河开辟
了七八个区，都是秘密的，因为日本在东北统治很严，只能搞
地下活动和打游击。为了和抗日联军取得联系，开展敌后工
作，决定派我到家乡瞻榆县去做侦察与扩大联系工作。但我

离家多年，已不知当地情况，因此要找一个熟悉情况的人做
向导。在赤峰附近一个山沟，叫独分子沟，住着个叫张瑞宣
的人，他常到东北贩卖烟土，情况熟悉。我们化了装，照了照
片，通过关系搞到良民证。张瑞宣化装成农民，我化装成一
个小学教员。到太平川车站，警察看我们和别人不同，就把
我们叫到屋里盘问。原来我们按热河教书的样子，穿的棉
袄、棉裤，可是这里教员都穿制服，所以看我们显眼。但由于
我们事先已把对话准备好了，没问出什么破绽来，也没搜查
出什么东西，就把我们放过了。实际我扎了一个米口袋当裤
腰带，要是在热河就认出是八路军了，但是在太平川警察没
有这个经验。过了太平川进瞻榆县城也要检查，我们决定挤
上唯一的汽车直接进到城里，避过了警察所的麻烦。

进城后，我们找到侯朝金家。我在瞻榆读书时，他是学
校堂役，成了老朋友。在城里不能久呆，我们三个人又化装
出城到农村去了。我们家乡人，都知道我当八路军打日本去
了，但又一知半解的。老乡们都为我保密，谁也不说我回来
了。我把亲属邵海潮、教师方铁生、哥哥周风这几个可靠的
人找来，把斗争形势和热河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情况都说了，
他们知道中国还有许多人在战斗。我接触了一些群众向他
们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和党的主张，以及国际反法西斯和
国内抗战胜利的大好形势，动员他们参加抗日救国工作。了
解敌伪情况并串联群众，积蓄力量，迎接抗战胜利的到来。
当时不能讲更多的大道理，只是针对群众盼望的事说，将来
会有好日子过，伪满一定要垮台，长不了，共产党来了不再受
压迫。我回来的消息传很远，就是日本人不知道，有人传说
从热河来了三个八路军，会飞檐走壁。有一次我哥哥在路上
碰见一个警察，他指着我问哪来的，我哥哥立即接过去：“这
是我弟弟，刚从乡下来。”含糊了事。我住了十几天，完成了
任务，了解了东北抗日斗争情况、敌伪情况，决定要早点回部
队。怎么走才安全，先打算从旱路走，有一个朋友骑马送我，
因不熟悉路，而且警察分所太多，走了一天又回来了。又坐
火车，但没有通行证不行。我找到了个姓方的同学，他在伪
街公所当办事员，正管印章，偷着给开了个证明。这次学东
北的教师打扮穿上制服，戴上礼帽，侯朝金我俩夜间绕过几
道关卡到太平川上火车，一路上鬼子查得很紧，对有钱的不
太盘问，一捅钱就过去了。老侯我们俩按计划通过了，到叶
柏寿下车，没站脚直接回到山区。到独分子沟已是半夜了，
这时游击队也都到这来汇合了。当天晚上我们又开始转
移。把老侯自己留下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返回来了。当
时我们就是这样生活，一个地方呆一个晚上或者两个晚上就
得换地方。从这个村到那个村搞宣传，开辟游击区。我走以
后，王家店警察署特务警长董振华到我家去了几次，敲诈、威
胁要抓人。我哥哥又多方托人通融，加上哥哥当过校长有些
名望，这些事日本鬼子不知道。人已经走了，伪警察还怕追
究他们的责任也就了事。侯朝金也是冒着生命危险送我的，
这都是当时群众对抗日斗争的支持。1945年春天，我们到
军区汇报工作，军区首长很满意。鼓励我们还要继续深入敌
后来工作。周治国同志回到热河地区坚持工作，把我留到军
区联络科，我做副科长，科长是刘可天同志。这时任务更重
了。我们千方百计做东北工作，另外配合友军作战沟通工
作。 （七十三）

（中共白城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很多人知道琅琊山，都缘于欧阳修
的散文名篇《醉翁亭记》。琅琊山离我
常住之地不远，一路向西，过南京就
是。别看这百十公里的距离，从苏到
皖，出省了。停好车，往琅琊山风景区
走。入口处，一座长长的碑霸气地映入
眼帘，上刻《醉翁亭记》全文，篆刻疏
朗大气、笔法飘逸灵动。耳边响起《醉
翁亭记》诵文：“环滁皆山也。其西南
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
琅琊也……”欧阳修，北宋政治家、文
学家，号醉翁。琅琊山上，翼然临于泉
上的亭子是山之僧智仙所作，名之者就
是欧阳修。醉翁亭和北京陶然亭、湖南
爱晚亭、浙江湖心亭并称中国“四大名
亭”，醉翁亭名列首位。置身山林入
口，浓浓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景区内道路宽阔，非南方曲径通
幽、小桥流水的精致，有北方的粗放豪
爽。两边山坡巨石、怪石多而奇。山上
树多，枝高叶蓬，灌木植被丰富。空气
荡心涤肺、清爽宜人，让人情不自禁深
深吸气，长长吐气。在琅琊山，呼吸是
自由的，酣畅的，幸福的。花草树木漫
山遍野，经霜五彩斑斓，秋之绚丽多
彩，让人忘记尘俗杂事，只想将一颗心
投入山林，学醉翁吟诗赋文。

路边多高大银杏树，树叶金黄明
亮，山坡、沟渠，落叶遍布。有练字的
老人，以拖把为笔，以景区大道为纸，

练字健身养性。“地书”成为琅琊山风
景区一景。

琅琊山因东晋司马睿任琅琊王时曾
寓居于此得名，拥有名山、名寺、名
亭、名泉、名文、名士，是皖东极富文
化底蕴的胜境。我们先醉翁亭后深秀湖
再纪念馆，且行且探寻。

山上树木赤橙黄绿都有，浓荫之
中，潺潺泉水泻出，水入方池，又汇入
山溪，“让泉”二字碑刻拙朴凝重。听

说让泉水温终年保持十七八摄氏度，颇
为奇特。泉水清澈可饮，捧一口喝，有
淡淡甜味。从字面上揣度，让泉应是礼
让之泉，查阅出处，果有两峰让出之
意。有泉，喜酒，风雅率性如欧阳修
者，自然可以玩“曲水流觞”的游戏。

“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
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
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此“年高”，也只40来岁，正值壮

年。欧阳修知滁，前后约两年零四个
月，给滁州留下了许多遗迹和不朽诗
文，成为当地宝贵的文化资源。在欧阳
修笔下，滁州无时无刻不美。“若夫日
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
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
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
者，山间之四时也。”

滁州在长江和淮河之间，山高水
清，民风淳厚，欧阳修在滁州，对于政
事实行“宽简”政策，不苛求，不琐
碎，不唯政绩，办事遵循人情事理，不
博取声誉，只要把事情办好就行。大抵
也只有这样天性率真、不拘小节的太
守，才会与滁人同游，呼啸山林，兴尽
而返吧。他把各种生存境遇当成人生馈
赠、生命体验，即便是游山玩水，即便
是地方小吏，也时时处处全身心投入，
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有强烈的在场感，
欧阳修一直活在属于他自己的当下。

滁州之后，欧阳修改守扬州。扬州
因此拥有了平山堂。哪里得欧阳修，哪
里得福。

醉翁亭以前仅一座小小的凉亭，现
在扩充至醉翁亭、宝宋斋、冯公祠、古
梅亭等九院七亭，人称“醉翁九景”，
都有文忠公欧阳修的痕迹。

欧阳修离去已近千年。翁去千载，
醉乡犹在；由亭到堂，身影不孤。这就
是文字的力量。

我走上抗日救国革命道路的经过

白城地区东北抗联口述史

Ｂ 白城记忆

在书写历史的道路上，考古学家
是现代社会遣往古代探访信息的使
者。关注并走近这些同泥土为友的英
雄，也是对我们的文化遗泽与精神遗
产报以敬意

“桂林山水甲天下，玉碧罗青意可
参。士气未饶军气振，文场端似战场
酣。”1983 年，桂林文物管理部门对独
秀峰石刻进行全面调查时，清理出一块
此前未曾发现的摩崖石刻，南宋诗人王
正功的这首诗重见天日。如果没有考古
学家的工作，“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一千
古名句的出处，或许至今也无从得知。

一般来讲，我们谈论考古，常常关
注它的目标、意义和方法，但经常忽略
了考古学家的存在。作为考古学的主
体行为者，没有考古学家，又何来考古？

“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草笑平
生。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
行。”戚继光的这首《马上作》，用来形容
考古学家也很恰当。战场之上，勇士驰
骋疆场、征战南北；考古领域，学者奔波
辛苦、风餐露宿。战场之上有英雄，文
场同样不缺少英雄角色。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英雄”一词
的定义是不怕困难，不顾自己，为人民
利益而英勇斗争，令人钦敬的人。聪明
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这样

看来，并非驰骋疆场才有机会成为英
雄，文场一样会有超群的英雄。考古界
也是如此。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建林，
数十年如一日，在雪域高原从事考古工
作，历史学家王子今称他为“考古英
雄”；已故的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
长段清波，常说“考古是我生命中的
光”，他是一位为考古奋斗终身的英雄；
为良渚成功申遗而付出不懈努力的浙
江省考古所，是一个英雄的群体……

这样的英雄个人和群体，还有许
多。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为名、不贪
利，甚至不好意思称自己为考古学家，
只自称考古匠、考古人或考古工作者的
英才，我们才能了解到更多历史与文化
的真实面貌。你我汲取的许多新知，都
来自考古学家们日复一日、不辞辛劳的
努力。

奉献青春，忘我忘年，在书写历史
的道路上，考古学家是现代社会遣往古
代探访信息的使者。他们为复原共同
的历史文化、传承共同的人类记忆倾力
付出。考古学家的工作，并非如小说和
电影中塑造的冒险家一般刺激有趣，更
多的是面朝黄土、背负责任，是枯燥、辛
苦的默默耕耘。关注并走近这些与废
墟为伴、同泥土为友的英雄，也是对我
们的文化遗泽与精神遗产报以敬意。

琅琊山夜色。

勿忘历史信息的探访者
●王仁湘

我看我说■■











































 

入 琅 琊 山入 琅 琊 山
●王晓


